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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明

搜集生涯中还致力于名人稿本的收藏。比如

《赖古堂未刻诗》即为清朝顺治年间周亮工

手写的稿本[4]。此外，周先生一生搜集了一百

多本印谱，跨越宋、明、清几个朝代，是我们

现在研究古文字和古代篆刻艺术中极为难

得的工具书，同时，周叔弢先生亲自翻刻的

罕见古籍，也为我们对古文学的研究提供了

有力的证据。
自古以来人们称谓那些醉心于书籍的

人为“书痴”，然而对于周叔弢先生来说，他

对于古典书籍的爱好并不仅仅是爱书如命，

周叔弢先生倾其毕生精力投身与搜集宋、
元、明、清经典传世古籍中，共计典藏图书四

万多册，既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间的兴趣

爱好，也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名利，他倾注了

自己全部心血投入到搜集古籍的活动，绝大

程度上是为了尽自己一份责任保护中华民

族的古老文化，拯救祖国的文化遗产不被他

人损毁和异化，体现了其一颗赤诚的爱国之

心，并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先后分几次全部毫

无保留地捐赠于国家，分别被珍藏在北京图

书馆、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和南开大学图书

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周老先生至高无上的

爱国思想，所以其行为得到了整个中华民族

的钦佩和敬仰。为了更好地纪念周老先生这

种高尚的品德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北京和天

津图书馆也曾先后刊印了其善本目录和捐

献稿本书目，天津市政府也曾多次专门召开

会议公开赞誉周老的无私和爱国精神，颂扬

其崇高、坦荡的胸襟和气度，为世人发扬传

承他的高风亮节，让人们牢记这位可爱、可
敬的前辈，谙熟他的藏书事业对中华民族文

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无可替代、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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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是江南地区著名的丝绸产地，早在

三国时期湖州所在的“吴”就因为盛产“吴

绫”而闻名。宋代伴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湖

州蚕桑业获得迅速发展，“湖丝”更是“遍天

下”。与蚕桑生产相伴的是蚕农对蚕神祭祀

的兴盛，蚕神成为湖州一带蚕农祭祀的最重

要神灵。湖州蚕神的传说就是各种传说的结

合，传说内容的变化反映出湖州蚕农通过改

变蚕神身份的界定，以此来推动湖州民间蚕

神信仰向国家祭祀体系融合的过程，通过这

样的方式蚕农为湖州蚕神祭祀确立了合法

性，但也使得湖州蚕神的形象更为复杂。本

文的目的就是要考察湖州蚕神各个称谓的

来源，分析具体的蚕神形象。
一、嫘祖与湖州“蚕神”
嫘祖是传说中蚕桑业生产的始祖，相传

是“西陵氏之女”。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

供衣服”，此后我国人民才开始植桑养蚕，因

此嫘祖被尊称为“先蚕”，被作为蚕神来祭

祀。对嫘祖的祭祀很早就成为帝王祭祀的重

要内容，甲骨文中记载殷代祭祀中存在“蚕

示三牢”，意思就是用三样祭品来祭祀嫘祖。
清代杨屾《豳风广义》中也记载：“自伏羲氏

采峄山之茧，抽丝为弦，以定音律，而天下

化。黄帝元西陵氏始为室养蚕，煮茧绎丝，制

衮冕，绣九章，定仪度，别尊卑，垂衣裳，而天

下治。蚕之为功于世，由来久矣。”[1]55

在江南地区也同样流传着各种蚕神嫘

祖的传说。在江南的蚕神传说中，蚕桑生产需

要蚕神的保佑，只有蚕神降临人间，蚕桑生产

才能丰收。《太平御览》中记载蚕神降临江南：

“正月半，有神降陈氏之宅，云是蚕神，若能见

祭，当令蚕百倍。今人正月半做糕糜，像此

也。”但在湖州的传说中，蚕神已经发生改变。
《湖州府志》引《西吴蚕略》记载：“出火后始祭

神，大眠、上山、回山、缫丝皆祭之，神称蚕花

五圣。”蚕花五圣才是湖州被祭祀的蚕神，蚕

花五圣明显不是嫘祖。湖州祭祀对象的蚕花

五圣与湖州之外各地蚕神的不同在杨屾在

《豳风广义》中也有记载，杨屾在《豳风广义》
中记载过：“先蚕历代所祭不同……南方祀

蚕花五圣者。”先蚕指的是嫘祖，而蚕花五圣

是形象与嫘祖不同的神祇。
蚕花五圣在湖州民间又称为“马头娘”、

“马鸣王”，湖州祭祀的这些蚕神显然属于湖

州地方的蚕神，与作为国家祭祀对象的嫘祖

不同。这反映出在祭祀体系中，国家祭祀与

乡村民间祭祀之间存在不同。在国家的祭祀

体系中嫘祖是官方册封的神祇，在国家规定

的祭祀体系中有着固定的祭祀场所和祭祀

方式。民间对蚕神的认识有所不同，嫘祖当

然在民间信仰中也具有蚕神的位置。清乾隆

年间篆刻的《秩祀轩辕庙先蚕孝碑》碑文中

记载：“浙西杭嘉湖三郡蚕事之利侔于力田

……因考先蚕之说不一，惟疏仡纪黄帝命元

妃西陵氏如教民育蚕。则先蚕之神以西陵。”
但在湖州蚕农的蚕神祭祀中，嫘祖的影

响是远远低于蚕花五圣，所以“‘嫘祖先蚕’
只限‘有司祭祀’，乡民‘不敢亵祀先蚕’”。杨

屾《豳风广义》中有一幅《天驷之神———先蚕

元妃西陵氏》图，这幅图中蚕神的神位上，除

了嫘祖之外，还有许多类似于蚕花五圣的蚕

神，这种嫘祖与地方蚕神的结合在江南的其

他地区也很普遍。光绪《嘉兴府志》记载嘉兴

府蚕神庙中“设木主二，一轩辕黄帝位，一司

蚕之神位。庙东隅设马头娘娘像，西隅设大

姑、二姑、三姑像，皆附祀焉”[2]卷十《蚕神庙》。当然

嫘祖与各种蚕神混淆在一起来祭祀这只是

在民间的祭祀中。民间对蚕神的祭祀来源

于蚕农生产实践，是在蚕桑生产技术不发

达的条件下，为了保证蚕桑生产顺利进行，

蚕农通过一些仪式化的方式来祈求神灵保

证生产完成。蚕农总是通过一种口耳相传

的方式来传播蚕神的传说，当然也会加入

当地一些其他的传说，从而使蚕神更具有

本地的特色。这与国家祭祀完全不同，国家

祭祀强调祭祀的正统性，并不断强化这种

正统性以区别于民间祭祀，为此历代政府

多次查封民间“淫祠”。
二、湖州蚕神“马头娘”与“马鸣王”
在湖州地区最受欢迎的蚕神是“马头

娘”。马头娘的传说由来已久，东晋干宝的

《搜神记》中曾描述一女子因为思念其父，答

应一匹马，“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
结果女子的父亲回来后食言，此后马“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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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出入，辄喜怒奋击”，父亲就“伏弩射杀之，

暴皮于庭”，“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
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

蚕”。蚕农认为蚕女化蚕，带来了蚕花的丰

收，湖州因此开始祭祀马头娘。干宝的这种

描述和湖州地区流传的马头娘的传说基本

雷同。在学者费三多整理的湖州关于蚕神的

传说中，蚕神马头娘又称“马鸣王菩萨”、“蚕

花娘娘”，蚕花娘娘的传说与《搜神记》中的

记载在前半部分相同，只是湖州的蚕神传说

中，马和女化为桑树，蚕农由此开始祭祀蚕

花娘娘，所以在湖州蚕花娘娘的形象就是蚕

女和白马的结合。
蚕神为什么又称为“马鸣王菩萨”？湖州

一篇叙事民歌中对马鸣王的形象描述为“蚕

宝马鸣王正君，蚕王天子圣天帝。听赞菩萨

马鸣君，马鸣王菩萨进门来，身骑白马坐莲

台。请问菩萨归何处，特来降福又消灾。菩萨

妙法九霄云，方便慈悲救万民，观世音上广寒

宫，马鸣王菩萨化蚕身”[3]374。可见马鸣王也是

一个女子与白马的结合，这与蚕花娘娘一样。
但马鸣实际上是印度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

他因为在与胁尊者的对论后，深感佛教的博

大而皈依佛门，此后马鸣辅佐迦腻色迦王振

兴佛教，因为他精通马的声音，被称为“马

鸣”。可见马鸣本身与蚕丝生产并没有关系，

是在佛教传入我国后，逐渐被蚕农改造作为

蚕神来祭祀。最初马鸣与马头娘应该不是一

个蚕神，马头娘信仰东晋就有记载，马鸣作为

蚕神被册封是在北宋，相传北宋高宗赵构册

封马鸣为“马鸣大夫”，让各地建立庙宇予以

祭祀，只是在册封中“马鸣王”还不是蚕神。
马鸣王能够成为蚕神也可能是源于湖

州蚕农将马头娘信仰国家化的倾向。因为蚕

神“向不官为致祭。蚕桑本与稼穑并重，浙省

杭嘉湖三府，尤比户饲蚕，以资生业，尤宜恭

祀”[4]卷十《蚕神庙》。而“马鸣王”却是官方册封过

的神祇，传说中“马鸣王”还得到“玉皇”的册

封，马皮裹住三小姐，“飞到南庄，死在桑园，

从此变为‘花桑’。观音将此事奏知玉皇，玉

皇封三小姐‘马鸣蚕室’”[5]23。江南蚕农对马

鸣王的形象做了实用主义的改造，这种改造

基于马鸣王与马有关，白马和蚕女成为湖州

一代普遍蚕神的形象。蚕农更是将马鸣王的

姓氏与马头娘的姓氏相联系，赋予马鸣王

“护蚕之责”。马鸣王“尊为蚕农的保护神，享

受蚕农的香供。每年蚕月即将到来，马鸣王

必步出莲台，周游乡里，降福蚕家”[6]98。经过

这样的改造马头娘与马鸣王成为一个形象，

在湖州的蚕神祭祀中，也被作为同一个神祇

予以祭祀。
这种姓氏上的“有意”混淆在民间信仰

中是经常出现的。湖州“马头娘”也经常被认

为是朱元璋皇后马氏，因为马氏的形象就是

一匹战马和一女子，这样的形象与马头娘的

形象完全一致。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在湖州其

实马头娘起初也不是被祭祀的蚕神，尤其是

马和女子结合的形象，因为在湖州并不养马，

所以在神像中也不会出现带马的神像，马头

娘祭祀是源于对马氏的祭祀。元末明初的战

争使湖州一代蚕桑生产遭受破坏，明朝建立

后推行了一系列鼓励农桑的政策，湖州人认

为这一系列政策与皇后马氏有关，是马氏拯

救了湖州的蚕桑生产，于是“就造就了一个跨

马的宫装靓女的塑像，作为蚕神来祭拜”。
三、蚕神与蚕花五圣

在湖州蚕神形象中，除了马头娘和马鸣

王之外，还有“蚕花五圣”的形象。在湖州的民

间蚕神祭祀中，马头娘与“蚕花五圣”是被作

为同一蚕神来祭祀的，一些文献对两者也是

作为同一神祇来记载。从民间还存在的祭祀

活动和方志的记载看，湖州信奉的蚕神马头

娘就是“蚕花五圣”，但与马头娘一女、一白马

的形象不同的是，“蚕花五圣”是男性神，神像

长着三只眼，六只手，其中有两只手捧着蚕

茧。这个形象明显与马头娘的形象完全不同，

所以不少学者认为：“马头娘与‘蚕花五圣’是
一先一后两个不同的蚕神。”将马头娘和“蚕

花五圣”作为一个蚕神来祭祀是湖州民间信

仰上的“含混”，两者在吴兴地区蚕神祭祀中

区别更明显。在吴兴蚕神祭祀中，对马头娘的

祭祀是在蚕收蚁之后，而“蚕花五圣”的祭祀

是在蚕长到第四龄之后，这说明在蚕农看来

马头娘和“蚕花五圣”在蚕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是不同的，应该是不同的神祇。这种不同还表

现为祭祀地点的不同，在湖州马头娘是在公

开场合祭祀或说是一个公共祭祀的神祇，蚕

花五圣却是一个在蚕农家里祭祀的蚕神，湖

州蚕农“每届养蚕之期，各家购极大花纸二

张，贴于门上，谓之门神将军；亦有赴庙中焚

香祷祝，谓之拜‘蚕花五圣’其用意在祈怜于

神祇默佑，使蚕花旺盛也”[7]254。同一神祇是不

应该存在这种差别的。
对“五圣”的祭祀在湖州一代非常普遍，

“湖州多五圣”。《湖州府志》记载：湖州百姓

“最信五圣，姓氏源委俱无可考。但传其神好

矮屋，高广不逾三四尺。而五圣夫妇将佐间亦

僧道共处，或塑像，或绘像，凡委巷及屋檐之

上大树之下，多建祀之”[4]卷二十九《舆地略·风俗》。五圣

掌管着各种生产活动，通过对五圣的祭祀，劳

动人民祈求生产的顺利和丰收。在地方文献

中五圣祭祀究竟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

蒋猷龙猜测五圣大概就是荀子“蚕赋”中所指

精通蚕理的“五帝”，但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学

者认为五圣的祭祀应该与明太祖有关。相传

明太祖朱元璋在攻打南浔的时候，在与张士

诚交战的过程中，死伤了大量部众，朱元璋称

帝之后，梦到大量部众来向他索要官职，于是

“下令在各地乡里立小庙，每祀五人，以仿照

军中建制之意，俗称‘五圣’”。
《南浔民俗》的记载也证明这一点。《南浔

民俗》记载：“堂子五圣则是纪念明朝为国捐

躯的战士而设的。所以即使在康熙二十五年

（1686）江宁巡抚汤斌经过朝廷允准废除各地

五圣祠时，各地‘此患遂绝’，惟湖州地区还在

盛行。”[8]20 清朝为了杜绝前朝的祭祀，废除前

朝册封的神祇是很正常的，这证明湖州地区

五圣的祭祀确实是明代开始的，而不是荀子

所说的五帝，而且这个五圣起初也是与蚕桑

生产无关的，并且在形象上是五个神祇，但

“‘蚕花五圣’并非五个神，而只是一个神”。之

所以将两者混淆，“也许是民间祭祀时借用

‘五圣’之名而引起的讹变吧”[9]167。经过民间

风俗的加工，五圣变成了一个神祇，五圣成为

一个与湖州蚕桑生产相关的地方蚕神。
蚕神在湖州这个中国古代蚕桑业发展

最繁荣的地方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嫘

祖、马头娘、马鸣、蚕花五圣本身是不同的神

祇，甚至一些神祇与蚕桑生产起初根本不相

关。这些信仰在民间蚕神祭祀实践中被混

淆，各个神祇原来的形象逐渐与蚕桑生产相

关联，成为保佑蚕桑的神祇。各种蚕神在湖

州都找到了信仰民众，嫘祖因为是国家信仰

的蚕神，自然也成为湖州官方祭祀的对象，

在民间供奉蚕神的庙宇中也占据了主位，但

在湖州蚕农的心中马头娘、蚕花五圣才是能

在现实中给蚕桑生产带来丰收的蚕神，蚕农

通过各种主观的建构，将心中蚕神的形象与

马鸣菩萨、明太祖皇后马氏等相联系，通过

这种联系在祭祀制度森严的古代社会，为民

间祭祀对象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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